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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广义传播转向了微信的

开发和为企业提供服务。当这份

事业的收入足以保障他的生活水

平之后，刘新宇开始考虑为社会

做些什么。

刘新宇偶然进入《中国新闻周

刊》，却不偶然地接触了大量和

留守儿童相关的内容。2012 年底，

刘新宇在一次北京媒体人的聚餐

上遇到了两位公益爱好者。他们

说起一个数据：中国 34% 的留守

儿童都有自杀倾向。“我当时以

为小数点点错了。”他叹了一口气，

“这意味着在中国将近一亿的留

守儿童中，有千万级的孩子有极

端心理状况。”在心理学的定义

中，两种行为属于极端心理状况，

一种是自杀，一种是反社会心理，

也就是杀人。而在刘新宇的了解

中，留守儿童的父母来到城市，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更计划着将

来在城市扎根，把孩子接来城市，

“也就是说将来这三千万的孩子

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留

守儿童在他眼里不是一些看来遥

不可及的人群，他们影响着未来

中国城市的图景。

那么，怎么解决这一人群的心

理问题呢？刘新宇的儿子启发了

他。一天，他端着 pad 让爸爸给

自己录一段睡前故事。“这是孩

子的角度，可能比我们大人自己

想的办法有用。”刘新宇召集了

媒体行业的名人，启动了“上学

路上”公益项目。康辉、陈坤、

余志海，从媒体界到演艺圈再到

公益人，名人们录好了经过心理

学家挑选的儿童故事，把 MP3 发

到留守儿童手中。从物质资助到

心理干预，刘新宇先于中国公益

一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公益领域。

聊起公益来，刘新宇的语气从回

忆当年的娓娓而谈变得急促兴奋。

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将公益上升到

调研的高度，媒体人出身的他邀

请了其他有情怀的媒体人以这一

题材写成书、拍出纪录片，“多

角度的媒体样态加上学者的案例

分析，揭示真相给公众看。”而

呈现事实之外，他更期待留守儿

童现象能够得到法律层面的解决。

“做公益，让我更有个人价值的

实现感。”

在刘新宇看来，母校清华大学

带给他的最大帮助是，清华提供

的双学位机会让他拥有了跨界的

状态，“我是身边文艺青年中最

理性的，又是这些理性的人中会

写字的那一个。”而给他的人生

带来最大影响的，“还真是清华

人常提的那两句话，厚德载物和

行胜于言。”

在做媒体的 20 年里，厚德载

物告诉他：社会的确很复杂，但

成功的道路其实很简单，关键在

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问题。

“我认为啊，最好的状态在于‘诚’，

这是我理解中的‘厚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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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状态，我感谢我所拥有的。包括现

在的工作平台，这里有我能信任和信任我的同事。”

刘彦竹是清华 1990 级校友，

现任华安未来资产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她的工作学习经历，可以

说是几经变化。从清华环境工程

系毕业后，她做了市政工程的施

工，随后又因为投行梦回到清华

读 MBA，最终却进了基金销售领

域。而现在，她在华安基金子公

司负责项目和产品。这一系列的

转变，在刘彦竹看来，是跟从着

她的内心。

刘彦竹回想起她的本科生活：

“除非生病，每天八点之前一定

会起床。整天就是学习，可现在

想那时我也不清楚自己学的到底

是什么。”结束忙碌的 5 年本科

学业后，刘彦竹去了市政六公司，

做市政工程的施工。“施工不适

合我。”刘彦竹在那里工作的四

年时间里一直没有找到那种正确

的“感觉”，那种属于那份工作

的感觉。后来的一年里，刘彦竹

接触到了金融这一行业，开始有

了投身投行的想法。

那时投行很火，她班里的 64

位同学，59 位都想做投行。“当

时自己也很盲目，觉得投行这份

当他开始做公益，他眼中的“诚”

不再只是对人对事的真诚，还有

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当你真

实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时候，你

会发现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

做媒体人时，刘新宇觉得自己

是社会的“高级旁观者”，以理

性人的状态向读者呈现社会。当

他转向公益，他找到了“行胜于言”

的最好注脚——“我现在成了解

决社会问题的其中一个行动者。”

在他看来，母校带给他的最大影

响就是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给

了我非常大非常大的背书。”

想象着如果再经历一次大学生

活，刘新宇会选择一个切口更小

的方向——建筑系。“我对建筑

有情结，觊觎了很久啊！”刘新

宇笑着咬了咬牙，“当时不会画

画而且视野很小，觉得专业嘛，

随便报就行。”当年的他像一匹

骏马，跑过了所有的道路，“但

是终点却和这些道路无关。”他

想着，如果当年能够把理想的宽

度缩小一点，理想的高度和深度

会更大。

刘新宇羡慕现在的学生们，他

们的世界是一片草原，而他们在

大学之前就看过了这片草原。他

提醒学弟学妹们在选择方向时不

要太功利、太物质。“必须去跑，

去看这片草原，但是这样的过程

应该在大学之前就能完成，这样

的话就更加确定自己的理想，跟

着内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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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充满了魅力，是成功的象征。”

这时她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但

是实习后，我不知所措了。”

“客观来说，投行也不适合

我。”在实习的短短两个月中，

刘彦竹因为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瘦

了 10 斤。后来她放弃了投行改做

销售，因为她发现自己喜欢与人

打交道，“现在的一切感觉都刚

刚好。时间给予了我这一切。刚

刚毕业时，幻想有很多，当时追

求的幸福可能是别人眼中的幸福。

但是当你真正体验了，才会发现别

人的幸福可能会使自己很痛苦。”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我很满

足我现在的状态，一切刚刚好。”

有为之奋斗的事业、相处融洽的

同事，交往多年的朋友们，忙碌

工作之余，每年都要去世界各地，

四处走走看看，她差不多已经走

了四十多个国家了。“生活不只

有工作，还有很多。”但刘彦竹

认为女孩子一定要有经济基础。

只有经济独立，精神才能独立。

当被问到在清华学习的收获

时，她说：“在清华学习的不是

某一种知识，而是方法。”这种

“方法”，不仅包括学习的方法，

还包括与人沟通的方法等。“在

学校学到的知识和真正进入工作

后用到的知识真的区别太大了。

信息太泛滥，真正有用的信息反

而被藏匿其中。”而 “方法”就

会帮助她从泛滥的信息中挑选出

最重要和有用的信息。

还有就是学习资源。“清华带

给学生的资源很多。就说前几天，

学校就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让我做

学生的课外导师，我们这些学姐

学长只要母校开口就一定会尽力

帮忙，这是一种清华情结。”在

清华学生可以随时享受业界大师

的讲座、充实的资料储备、完整

的教学资源，而用不用这些资源

就完全取决于个人。 “在本科这

个阶段，你的人生观、价值观就

开始定型了。你要找到自己喜欢

什么，然后就要往深处挖着学。”

 

当然，和人生相比，求学这几

年太过短暂。在刘彦竹看来，无

论学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尽头。

但人生是有尽头的，这个过程中，

比幸福更重要的是获取幸福的能

力，遵从内心的想法，做一个真

实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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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刘云浩教授，第一感觉

是个子很高，声音洪亮，他开玩

笑说：“声音大是当年在学校打

排球时养成的毛病，球场上队员

之间经常大声鼓劲儿，这么多年，

跳不起来了，可说话的声调儿降

不下来了。”

除了打排球，他还对历史感兴

趣，以至于本科毕业之后曾经有

一度动心去读个历史系的研究生。

“年轻就是什么都想做，却不知

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擅于做什

么，有些事情，像文学、历史，

谁都可以喜欢，真正做进去才发

现自己不是这块料。”看过刘云

浩简历的人，都奇怪一个本科学

自动化的人居然会去读了个同声

传译的文学硕士，“那时候想当

外交官来着，后来继续被打击，

发现也不是做外交官的料。”说完，

他哈哈地笑起来。

2001 年年底，三十岁的刘云

浩开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读

博士期间，还参加了美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甚至客串过体育老师。

回到清华当老师以后，当年的本

科班主任顾涵芬老师开玩笑说：

“班里三十多个同学，我当初觉

得你是最不可能做大学老师的一

个。”的确， 在他之前为自己设

刘云浩，1990 年 -1995 年在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学习，获

得工学学士学位。1995 年 -1997 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

译学院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01 年 -2004 年在美国密西根

州立大学计算机系获得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4 年 -2011

年在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历任助理教授、副教

授、系研究生部主任，获得香港最佳创新与研究大奖和国家

自然科学奖。2011 年 7 月入选国家首批青年千人计划，任清

华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特别研究员，教育部信息系统

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可信网络与系统研究所所长。

2012年获得“ACM主席奖”。2013年任清华大学软件学院院长。

2014 年获选 IEEE Fellow。


